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0 月 11 日，杨连才被街头的鞭炮声惊醒了。

知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经营旅行社的

他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

高密不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 没有山

水，一马平川。 杨连才说，平时做旅游的人在一起

聊天，常常想，高密什么时候能掉下一个景点呢？

机会来了。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是天上掉

下的馅儿饼。

杨连才这几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研发线路，争

取外地游客，如何挖掘延伸和莫言有关的景点。

他说，现在高密旅行社都在跃跃欲试，只是

不知道如何参与。“就等政府的消息了”。

对于旅游线路，他说，已经有专家进行了考

察。 高密市旅游局也根据莫言的旧居在设计自助

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

在高密已举行过两次的红高粱文化节加上

了旅游两个字。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

认为， 从此文化旅游节将成为高密的文化品牌。

他总结出的“红高粱精神”，也被他称为“莫言精

神”：吃苦耐劳，刚正不阿，谦逊。

邵春生告诉莫言， 这一次声势要大一点儿。

要搞庆典活动，要有莫言的作品研讨。

有了莫言，邵春生说，这个县级文化节远远

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 他希望有投资商能来建设

莫言的文化产业。

莫言说，希望不要太张扬，“搞大了让人家笑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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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乡拟花 6 . 7 亿元打造旅游带

欲斥巨资种万亩红高粱、打造莫言文化体验区

莫言成社会公共资源，被当地视为招商引资“金字招牌”

10月 16日， 范珲想好了该如何劝说

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

“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

是你的屋子了”。 莫言成为了社会公共资

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 作为莫言老

家所在辖区的管委会主任，范珲对说服莫

言家人很有信心。

范珲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

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

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 如同血海一般连绵

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 1000 万元”，

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

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

不过， 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 “赔本

也要种”。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诺贝尔文学

奖的莫言有关。

喧嚣下的平静

相对于政府的兴奋， 莫言所

在的平安庄的村民要平静得多。

村民郭元礼是莫言小时候的

好友，他靠在墙根，跟记者聊起和

莫言下棋的往事。

他还说莫言聪明，能背《本草

纲目》。

很少有人看过莫言的书。 他

们只知道莫言写了自己的村庄。

莫言曾经在红高粱里写了村

民王文义，写他胆小，耳朵被流弹

擦破，自己却嚷着脑袋没了。

村民说，那是真实的。 王文义

已经去世了， 村民一提起他就会

想到这段往事。

王文义的儿媳说， 莫言得了

奖，他们也跟着高兴。 王文义曾经

有段时间对这么写他有点见怪。

莫言给他买了瓶酒， 安慰他说只

是用了他的名字。 他就不再不高

兴了。

村里人都知道， 莫言得的奖

是最大的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奖了”。

莫言的叔叔管贻喜说， 管家

在光绪年间曾经中过探花， 莫言

这个比状元还要厉害。

然后， 他们继续过自己的日

子。

莫言为人随和，有人甚至说，

“他好用”。 什么事情， 只要求到

他，他很难拒绝。

莫言的家人也是如此。 莫言

的老父亲 90 岁了， 耳朵有点儿

背，听不懂别人的问题，慌张中总

带着些惭愧。

他们接待一批一批的记者，

尽力地回答每一个问题。 只要记

者离开，他们一定会送到门口。 如

果开车， 送出门的人一定会站在

那里，不停地招手，直到车开走。

莫言从 50 岁之后，回高密的

时间越来越长。

回到高密， 莫言喜欢背着手

赶大集。 逛市场的时候看到粮食

一定要摸两把。

得了诺奖之后， 他说自己压

力很大，忧虑重重。 他希望一切能

尽早平息， 可以尽快进入创作的

状态。

莫言曾经对邵春生说， 自己

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 创作才

有感觉。

他喜欢高密的平静。

（据《新京报》）

高密的“腰杆儿”

高密酒桌上有了一条新规矩。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最近高密

人在一起聚会。第一杯酒，肯定是“先为莫

言老师获奖干一杯”。

在他看来，这段日子高密人走在大街

上，精神头都不一样，“带劲”。

高密大街上挂了很多祝贺莫言获奖

的横幅，在“莫言迷”张守云看来，这还远

远不够，“应该从青岛机场一路挂过来”。

文化馆的一条横幅颇有意味，“莫言

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在高密，“中国”和“世界”这两天不断

地被提及。 在莫言获奖的文化界座谈会

上，有人提出，要淡化潍坊高密，多说“中

国高密”。

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

“以后大大方方的， 腰杆儿挺直了， 俺是

高密的”。

高密变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

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

的圣地”。

“圣地”的中心是莫言家的老屋。

平安庄挂起了 30 多盏红灯笼， 进村

的大桥刷了两遍漆。

10月 14 日， 莫言的旧居屋后竖了一

个介绍莫言的大展板，但第二天就被拔掉

了，“牌子上有几个错字”。 周围是新种的

柏树和杏梅树，树上漆了崭新的白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 土胚屋，

五间房，狭小，逼仄，堆满了灰尘和杂物。

正屋里有一台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

买的。 这是屋里最值钱的电器，“第二值钱

的就是手电筒了”。

一拨拨的人进来，转不开时会默契地

排队照相。 不认识的人还彼此打招呼，“赶

紧看，以后来就要收钱了”。

院子的墙缺了一角。 有人拿出相机合

影，“这是历史”。

院子里种了一行胡萝卜，被踩得七倒

八歪，一个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塞在衣

服里。 出了门， 拿着胡萝卜向村民展示，

“莫言家的胡萝卜，莫言家的胡萝卜啊”。

这个院落在 2010 年就被管委会纳入

修复计划。 范珲画好了图纸，找好了水泥，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担心打扰村民，又不喜

张扬，给莫言打了电话。 这事就此搁置。

到如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

管委会提交了投资 50 万元对旧居进

行整修的规划。 山东省旅游局派了专家

来研究旅游线路。 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

剑智说，“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

事情了”。

莫言的哥哥管谟欣对于修缮的事不

愿再表态，这几天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听

政府的吧”。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的手机这几

天几乎被打爆。 不断有人询问：“能不能把

我列为莫言研究会的理事？ ”

此前，莫言研究会已有 35个理事。 毛

维杰显得很为难。“门槛一定要提高”。

10月 15日， 东营一所大学的文学院

院长来到莫言文学馆，要求建一个实习基

地，学生可以来帮忙。 他向同行的人比划

着，“牌子要挂在这里，要快，不然以后就

挂不下了”。

高密当地的一些文化人士很担心外

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

文化界人士李章合看到胶州电视台

强调莫言是喝胶河水长大的，受胶河文化

影响。 他有些着急，“胶州都能把莫言往他

们那里拉”，高密更不能落后。

招商局局长王述忠 10 月 15 日就开

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 他多次

强调利用莫言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却表

示，“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

商人在这方面总是能得风气之先。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冯涛决

定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 饭店里

的包间名称均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

高粱”、“白棉花”等。

10月 13日， 冯涛请来了青岛农业大

学的教授，指导如何种植高粱。 他准备明

年春天和周围的老百姓进行股份合作，种

上 200 亩弯头高粱。“高粱地里有故事”，

他要把红高粱电影里的场景搬进高粱地。

冯涛错了。

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等待这个

机会很久了。 他们的蓝图显得波澜壮阔

得多。10月 15日，管委会拿出了弘扬红高

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

这是一个需要投资 6.7 亿元的项目。

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

高粱文化休闲区， 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

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

红高粱。 在几天前， 他们提出的还只是

2000亩。

范珲对这个项目颇有信心。“借莫言

的东风”。 虽然胶河治理这一项，他认为就

要花费近两亿元。

他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项目，再加上

社会资金的投入，“三年一定能建成”。

范珲也担心收益， 尤其是万亩红高

粱。 现在要种一万亩红高粱，只能采取每

亩地补贴 1000 块钱的方式，“把本先给农

民”。“这 1000万元先要扔出去”。

目前，高粱很难发展产业，如果旅游

不能赚回来。 范珲也很明确地表示，“一时

半会儿很难赚回来”。 但是，他还是期待着

政府同意这个项目。

莫言家的胡萝卜

分一杯羹

“万亩红高粱”计划

莫言旧居。 这是 1 9 7 9 年他和妻子杜勤兰结

婚的洞房。

莫言旧居。

莫言旧居久无人住，院落冷清，荒芜陈旧。


